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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聚焦“打工妹”

网友赞娄底妹子的这本小说“温暖三代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富士康生活区，一个
光着膀子，穿着四角短裤
的 瘦 高 男 孩 向 文 珍 走 来。
他明显是刚刚结束长时间
的加班，此刻好像梦游一
样，嬉皮笑脸，手上却乱
挥着一把西瓜刀……

“ 我 当 时 马 上 想 着 报
警， 但 身 边 的 人 拦 住 我，
看 起 来 已 经 习 惯 了 ……”
11 月 22 日， 长 沙 止 间 书
店，《夜的女采摘员》新书
分享会上，女作家文珍正
在讲述一段 2014 年的亲身
经历，台下的读者陷入了
寂静。

文珍是 80 后，湖南娄
底人，是史上最年轻的老
舍文学奖获得者，后来又
相继斩获华语文学传媒大
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多
个分量不轻的奖项，还是
国内唯一一个以小说毕业
的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被
誉为当代文坛最具潜力的
青年作家之一。有人评价
她“文笔像张爱玲”，但“对
人物的体恤像萧红”，还有
人给她戴上了“新女性主
义”的标签，认为她的作
品生动展现了当下女性的
情感和生活困境。

此次回到故乡，文珍
带来的是一本跨度十年的
短篇小说集《夜的女采摘
员》，讲述的都是小人物和
外出打工女孩的故事，如

“三和大神”“蚁族青年”
等等。但正是这些普通却
熟悉的故事，让许多读者
在 豆 瓣 上 留 下 这 样 的 评
语——“温暖 80 后、90 后、
00 后的鲜活之作”。

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爱情

2014 年亲身经历的那一次

富士康工人发疯事件，文珍把

它写进了短篇小说《寄居蟹》。

而《寄居蟹》则是《夜的女采摘员》

中被读者、网友和文学评论家

提到最多的一篇小说。

《寄居蟹》讲述的是打工妹

和三和大神的爱情故事。女主

角林雅为了逃脱一辈子服务弟

弟的命运，从农村家庭出逃，

在绿皮火车上遇到了洋气的代

名词“军军”。军军向她描绘了

深圳的美好，林雅爱上了他。

然而，到了“五隅人才市场”，

她才发现了军军口中美好大都

市的另一面：“一到晚上，尤其

是夏天，市场后的窄巷到处都

睡满赤膊，冬天就多一副铺盖，

脏兮兮地直接铺在凉席上，像

火车站。附近的网吧也每晚人

满为患，有些人刷着刷着就往

键盘上一倒，死了。那些人只

打日结工，干一天，歇三天。”

军军就是那些人中的一

员。在现实世界，五隅人才市

场实际上叫三和人才市场，而

这个群体也有一个更确切的称

呼——“三和大神”。他们在深

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靠日结散

工过活，吃着5元钱的“挂逼面”，

2 元的水，15 元的床位，网吧

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没饭吃就

去做工资日结的工作，或者用

40 元把身份证卖掉。

林雅和军军之间发生了绝

望的爱情。决裂之后，又以一

个逃亡的打工妹身份继续漂泊

在城市。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许多触动人心的细节和场景

却源于文珍几年的田野调查。

她曾两次造访三和人才市场。

第一次，她找了很久都没有找

到路，第二次学乖了，从地铁

出来，直接招了一辆摩的。师

傅得知她要去三和，告诉她：“找

工作啊？你肯定好找。”文珍还

挺得意，她想“即使我沦为了‘挂

逼’也能够找到工作。”但摩的

司机又紧接着说：“因为你是妹

子嘛，洗脚城、洗头房都缺人！”

在三和人才市场，她看到

很多靓丽、穿着时尚的女生在

发传单。“她们就像幻境一样吸

引着男青年，但实际上你去打

工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有女

青年的。”而另一个让她感到冲

击的画面是，一排排簇新的行

李箱后面，站着的是不少看起

来才十七八岁的年轻面孔。

原本《寄居蟹》早已成型，

但从三和人才市场回来以后，

她大改了原本的故事。而她

2014 年在富士康见到的景象，

最终也变成了《寄居蟹》中女主

人公林雅的结局——林雅走向

了那个持刀的、发疯的、却酷

似军军的陌生人……

在《夜的女采摘员》收录的

短篇小说中，不少都像《寄居蟹》

一样，以动物做隐喻，来反映

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议题。林雅

是永远在寄居的蟹，而相爱相

杀的母女则是“刺猬”，还有熊、

乌鸦、马等等。

在文珍看来，孩子和动物

没有利益纠纷，所以能像皇帝

的新衣里那个一眼戳破真相的

小孩一样，用最真挚的眼光看

待世界。她也希望用一种更加

轻盈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些许沉

重的话题，这也是她从十年作

品中选出这本集子的标准。

“如果说这本小说集是一艘

船，那每一个故事都有登上这

艘船的船票。”文珍说。

在长沙新书座谈会现场，

湖南作家郑小驴半开玩笑地分

享自己的阅读感想：“文珍实

在是太细腻了，与她相比，我

确实是直男写作。”

尽管外界颇为推重文珍在

情感上的挖掘功力，但很长

一段时间，她是讨厌别人称

呼她“女作家”的。“感觉女

作家这领域好像残奥会一样，

照顾我们似的，专门在文学

中开辟了一个赛道，让女作

家们去比。”

但过了 30 岁之后，她的心

态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女

性作家越来越厉害，在文坛上

已经具备了和男性“上一个牌

桌”的能力。

另一方面，她也发现，性别

是她看待世界一个不能避免的

视角。而随着年纪增长，她确

实感受到了很多的“女性困境”。

“女生当然是有性别红利

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红

利又会变成某种暗亏。”她不

再介意暴露自己的性别视角，

而坦然的把这种对性别的观察

融入到写作中。在《夜的女采

摘员》中，这样的性别观察无

处不在。

比如《大闸蟹》里，一位

情侣因工作结识，女生即将因

为恋情丢掉工作惴惴不安，男

友却轻松地认为：“你辞职，

和我结婚就好啊”。

比如在《小孩小孩》中，

三十岁未婚的城市女孩与 11

岁农村姑娘结盟，虽然两人境

遇不同，困境也不同，城市女

孩面临婚恋苦恼，而农村女孩

则面临“女孩子嘛”的轻视甚

至同村人的猥亵。但两人又能

在一次短暂的探险中实现互相

慰藉，大女孩在离开农村时，

满脑子想的是，该怎样教会小

女孩自我保护，该给她买什么

样的书……。

“文珍算是女性写作的标

准：女性作者，女性人物，女

性立场，女性观照，她探讨了

女性内在的或面对外界的种种

问题。”《北京晚报》曾这样评

论文珍。

用女人的视角，朴实的笔

触，去关注社会议题。文珍也

承认，有时候，柔软更有力量。

她被喻为“女性写作的标准”

在此之前，文珍曾出版过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柒》《十一味爱》等多部小说

集，她善于描绘爱情，文坛公

认。而对打工者的特殊关注，

则是她在当代文学地图中的又

一标签。

比如 2014 年，《安翔路情

事》——一个发生在麻辣烫西

施和摊煎饼王子之间的爱情故

事，就让她成为了史上最年轻

的老舍文学奖得主，那时候文

珍才 32 岁。

有朋友笑话文珍强行写并

不熟悉的“底层生活”是“正

面强攻”，但实际上，对于打

工和漂泊，文珍深有体会。

在娄底读完初一，文珍就

跟着工程师爸爸搬到了深圳。

沿海城市发展快，人生地不熟

的文珍显得土，有同学叫她“北

妹”，那是当地喊外地打工者

的称呼。

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工人宿

舍里最尽头的那个房间。有时

候学校要求填家庭住址，眼看

着同学们写的都是“轩”“舍”

这些一看就高档的字眼，她总

是不好意思写工人宿舍。多

少年后，文珍依然记得，穿

过走廊时，宿舍两旁一排排

的上下铺，捧着杜拉斯《情人》

阅读的男工——这个细节让

她觉得，或许 20 多年前的打

工者在精神上更加幸运一些，

因为之后她在走访类似的工

人区时，更多看到的是刷不

完的手机。

小的时候，很多自湖南来

深圳打工的亲戚都在她家里中

转，她由此知道了不少流水线

上的故事。记忆最深刻的是来

自家乡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

孩，在家也是娇娇女，但出来

打工就得独当一面。“他们也

有自己的志趣、爱好，忍受不

了流水线，希望有人关怀、照

顾，渴望爱。”文珍说，这些

幼时看到的情感渴求被内化了

下来，而在成长之后，成为了

她重要的写作冲动之一。

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这样得来

文珍

11 月 21 日，文珍回到长沙与读者见面。

扫一扫，分享给更多人


